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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潭门， 渔船经过了 １９５０ 年之前的帆船时代， 一般吨位为 ２０ ／ ３０；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９０ 年代之间的机帆混用时

代； １９９０ 年代至今的轮机时代。
② 　 周伟民、 唐玲玲夫妇曾经对潭门的季风和海流进行过描述， “冬季刮得是东北风， 海流由东北流向西南； 夏

季则吹西南季风， 海流得流向也就相反， 由西南流向东北。 在以风为动力得帆船时代， 东北季风和海流将这些渔港得
渔民带到三沙， 西南季风和海流又将他们带回渔港”。 参见 《南海更路簿： 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 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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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时代潭门船长文化研究
冯建章

（三亚学院 艺术学院， 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２２）

［摘要］ 海南渔民， 特别是琼海潭门渔民， 在帆船时代发现、 命名、 开发、 利用南海诸岛， 对中国南

海 “历史性权利” 的申诉， 具有极为根本性的意义。 对潭门帆船时代船长的素养、 制度以及其在航海中的

作用进行研究， 不但可以说服那些对帆船时代中国渔民到达西沙、 中沙、 南沙与划定 Ｕ 形线质疑的 “善良

国人”， 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南海主权诉求， 而且有助于丰富中国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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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南海主权诉求， 离不开国际法的有关

规定、 国家权力的历史存在， 更离不开南海历代

渔民对南海的发现、 命名、 开发、 管理与利用

等。 而在以帆船为主的时代①， 海南渔民之所以

能够到达西沙、 中沙， 特别是南沙， 除去造船技

术、 罗盘针的应用外， 还离不开生活在南海周边

的中国渔民， 特别是那些优秀船长精湛的航海技

术。 正是有了他们对航海技术的掌握与利用， 航

海经验的积累， 中国海南渔民才有了到达三沙的

可能， 也才有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三沙的管理、
１９４６ 年民国政府南海海疆 Ｕ 形线或十一段线的

划定， 以及中国政府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的南海主权

诉求。
对于三沙的主权诉求， 尤其以琼海潭门渔民

对三沙的开发为依据， 因为他们是开发三沙的主

要力量， “现存的 ２４ 种更路簿的抄录或收藏人

多数是琼海市潭门镇人”。［１］ 郑庆杨认为： “当年

确定 ‘九段线’ 的真正依据就是潭门渔民的传

统渔场的捕捞范围划定。” ［２］１３特别是其中的船长

贡献最大，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潭门湾造大

船航往西南沙群岛渔船约有 ２０ 艘， 有赵仕杰船、
彭正楷船、 郁德琪船、 苏德柳船、 苏德枫船、 王

国昌船、 王国宣船、 何世德船、 王国茂船、 吴多

俊船、 何世运船、 黄兆及船、 潘先校船、 李皤业

船、 郁玉清船、 李根深船、 徐开茂船、 符功壹

船、 周德华船、 麦兴桂船”。［３］ 在这之前， 潭门

的渔船与船长已经不可考， 数量当不在少数。 在

南海周边沿岸有 “五里不同鱼， 十里不同风”
的说法， 由于潭门港口优势———郑庆杨如此描述

到 “潭门沿海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从潭门港

到龙湾港这段大约七公里的海岸线， 在距岸五公

里左右与这段海岸线几乎平行处， 从海底突起一

条珊瑚礁盘带。 礁盘带在大退潮时露出海面或即

将露出海面。 这条带状的珊瑚礁盘， 把深洋推来

的大浪挡在外面。 潭门附近的这片海域潭门人叫

做 ‘浅海’，” ［２］１８０以及 “东北风” “西南风” 和

海流对帆船的作用②， 再加上背靠海南、 广东与

香港广大 “渔获” 市场， 潭门渔民既有远航三

沙的能力， 又有内在的生存压力和 “发财” 的



集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动力， 潭门渔民成为去三沙捕捞的主要力量①。
经过历代渔民的耕海作业， 在潭门渔民中形

成了一种帆船时代的 “船长文化”。 在潭门的帆

船时代， 因为轮船的吨位小， 都是请人在岸上建

造， 基本上船主就是船长， 如果是合股造船， 一

般出股最多的是船长。 所谓船长文化， 是指潭门

渔民中特有的一种文化， 包括船长的素养、 船长

的制度、 船长的民俗、 船长的信仰、 船长的气

质、 船长的家庭生活、 船长的作用等。 这种文化

跟国内外其他地方， 甚至今天潭门的船长文化都

不一样。 但囿于资料的局限， 我们只能就 １９２０
年代至 １９７０ 年代初潭门帆船时代船长文化的某

些特质进行探讨。

一、 船长素养

为马来群岛 （包括菲律宾群岛） 与浩瀚的

太平洋所隔离的南海， 因为台风的次生性， 使海

南岛渔民在帆船时代， 驾驭较小吨位的帆船， 依

赖季风到东沙、 西沙、 中沙、 南沙群岛 “耕海”
成为可能。 又因为 “耕海” 三沙对东北季风与

西南风的依赖， 注定了海南岛东北角文昌与琼海

的渔民是三沙 “耕海” 的主要群体。 而潭门港

的地理优势与当地土地的贫瘠， 又决定了在整个

南海周边渔民群体中， 潭门渔民与三沙具有一种

天然的关系。 １９７４ 年 “西沙海战” 之后， 收集的

１０ 部 《更路簿》， 就来自于卢宏兰、 许洪福、 陈

永芹、 林鸿锦、 麦兴铣等 １０ 位潭门重量级船长。
自古以来， 因为帆船时代航海的凶险， 注定

了并非潭门的每一个男性都能成为渔民， 也并非

每一个渔民都能当上船长。 从一个普通的男性成

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船工， 从一个成熟的船工成

长为一个合格的船长， 需要 １０ 年左右的经验积

累。 除掉时间、 经验的因素， 成长为一个优秀船

长不但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 比较严苛的综合素

质， 更需要坚强的意志与胆识。

（一） 初级教育程度

因为航海所内含的生命之虞， 历代潭门船长

的教育水平不高。 自古以来， 潭门读书优异者都

会另求它途。 基于一个行业的内在要求， 我们可

以确定一个船长不可能是文盲， 因为在从一个船

工到船长的成长过程中， 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储

备。 帆船时代的潭门船长， 一般都受过一定的文

化教育， 比如民国以来， 潭门一流的船长 “识
字”， １９７０ 年代的船长一般都有 “高小”② 经

历， 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
在明清以及民国时期， 如果一个渔民没有一

定的知识， 是不可能看懂 《更路簿》 与航海图

的， 更不用说撰写、 修改、 补充 《更路簿》 了。
如果没有一定的基本文化素养， 任何时代的一名

船工， 都不可能取得某个船主与其他船工的信

任。 如果没有船主与其他船工的信任， 任何一名

船工都不可能成为船长。 哪个船工会愿意把一家

老小的生活托付给一个不靠谱的人？ 哪个船主愿

意把耗费半生心血买来的船托付给一个 “口吐

莲花” 的人？
郑庆亮是一位老船长， 出生于 １９５３ 年。 他

说他们 “高小” 一届学生， 一个班有 ６０ 多名

学生。 除去 １０ 名左右的女生， 在将近 ５０ 名男

生中， 出了约 １０ 位船长或轮机长。 这一比例，
即 １ ／ ５， 在历代的潭门男性渔民中比较普遍。
而同年龄的渔民， 如果没有读过一定的书或者

通过后天的文化学习， 是不可能当上船长的。
郑庆亮说他从 ２１ 岁③ （１９７４ 年） 开始出海，
到 ６０ 岁 （２０１４ 年） 不再出海， 一共出海 ４０
年， 当了 １０ 年船工、 ３０ 年船长。 他说从一名

船工成为船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现在要

求更高， 需要考海南渔政管理局颁发的船长

证， 考试内容包括海上如何避风、 定位， 在船

上如何操作机械、 如何寻找灯塔进港等很多知

识与经验。 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 是

考不过的。

４４

①

②

③

帆船时代， 因为季风起决定作用， 能够利用 “东北风” 与 “西南风” 的主要是海南文昌与潭门的渔民。 海南
其他地方的渔民， 比如东方、 昌江、 儋州、 临高， 甚至三亚、 乐东、 陵水、 万宁的渔民一般都在浅海、 近海， 至多是
到东沙、 西沙， 南沙基本没能力去。

１９５０ 年代到 １９７０ 年代由于国内国外各种原因， 比如 “人民公社” 生产关系的变化、 中国台湾军队驻守南沙、
南越对南沙诸岛的侵占等， 潭门渔民曾经停止去南沙群岛捕鱼。

因为郑庆亮高小毕业后得先去生产队劳动， 直到成人后才有机会参加村里的捕鱼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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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良好的综合素质

航海， 对于一个船长来说， 是一个系统工

程， 比如要会看 《更路簿》、 航海图； 能够战胜

突发的南海里常有的 “黑风暴”， 甚至强台风；
要有智慧斗败突然冒出的海盗； 要能与政府周旋

办好各种 “报关” 手续； 要善于协调好与船主、
船工的关系； 出海时船只如果出了故障， 还要懂

得如何维修； 要懂得三沙甚至包括东沙在内的南

海各岛礁的 “鱼情”； 要学会与各色商人谈生

意； 要会用手语与各国渔民沟通， 互通有无； 要

掌握各种深海捕捞技术与各种渔获的加工技术等

等， 甚至要学会面对船主利益与船工生命两难时

如何选择， 出现船工死亡事件后如何善后等等。
在 １９５０ 年代末到 １９７０ 年代末的 “人民公社” ［４］

年代， 一个船长的地位相当于一个生产小组的队

长， 待遇甚至要高于队长。 综合梳理一下， 可以

发现船长必须具有以下几点核心素养。
１． 创造性思维。 一艘帆船航行在大海里，

如果能把所有的要素———如 《更路簿》、 航海地

图、 洋流与流向、 风力与风向、 船长的经验、 船

工的组合、 军队、 政府、 商人、 海盗、 他国渔民

等———放到一起建立一个 “模态”， 相对而言，
只有 《更路簿》 和航海地图是不变的要素。 一

旦其他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 整个航海过程马

上发生变化。 比如一旦东北风与西南风的风向或

强弱发生变化、 水流方向与强弱发生变化、 船体

突发事故、 船工突发病变、 几个海盗突然出现等

等， 结果就是 《更路簿》 不起作用。 在这种情

况下， 就要靠看海水颜色与水纹、 浪花大小与方

向、 鱼群种类与方向、 飞鸟方向、 云霞色彩、 太

阳方位、 星空等重新找到帆船所在的位置， 并筹

划新的航向。 如此复杂的情况， 没有一流的创造

性思维， 是不可能完成的。
２． “义” 字当头。 在海南其他市县的渔民

出海时， 可能还有其他被祭祀的神灵， 比如妈

祖、 龙王、 海神、 菩萨、 水尾娘娘、 关公等， 但

在潭门渔民出海、 航行与上岸时， 唯一祭祀的就

是 “兄弟公” ［５］。
“兄弟公” 信仰蕴涵着潭门渔民帆船时代的

主流 “意识” ———那就是兄弟以待、 分工合作、
团结共赢、 平安丰收等。 在茫茫的大海里， 因为

船长率领的都是家族最优秀的水手， 除去分工的

不同、 责任和待遇不同外， 船长与船工之间没有

人格的不平等， 面对风浪、 海盗、 船体事故等，
船长往往是身先士卒， 具有 “领袖” 风范。

潭门渔村里有比较普遍的以 “父子关系”
为核心的血缘宗法结构。 但在培养新一代船长的

时候， 老船长会根据子辈里各兄弟的素质、 愿

望、 技术等几个指标去培养， 他不会偏向于某个

儿子， 毕竟闯大海攸关整个家族的兴旺。 这样，
潭门渔民中的船长与船工之间， 船工与船工之

间， 便靠一个 “义” 字连结起来， 而非血缘性

的 “父子” 关系， 以及 “大宗” 与 “小宗” 关

系。 由于风俗的力量与惯性， 潭门船长把自己的

航海经验与技术传给那些优秀而又好学善学的子

弟成为一种义务与责任。
３． 胆识与毅力。 并非一个船工有了创造性

思维与 “义” 的意识就能成长为优秀船长， 他

同时还得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永不言败的毅力。
（１） 勇气。 传统儒家讲 “三达德” ——— “智”、
“仁” “勇”。 如果说创造性思维是 “智”， “义”
为 “仁” 的变体， 那么船长必要的 “勇气” 就

属于第三德。 勇敢是一个船长面对险境的充分必

要条件， 没有 “勇” 德， 其他二德将会成为

“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２） 毅力。 有了三种

必要的品德， 如果没有对航海事业或对航海能带

来财富的坚守， 也不可能成长为一位优秀的船

长。 如果说某个船工或船长热爱大海， 喜欢搏击

风浪， 那基本是诳语， 因为 “自古行船半条

命”。 帆船时代， 船工出海捕捞是一种生存无奈

与 “财富” 期许相混的生命冒险。 在漫长的航

海生涯中， 有许多偶然性因素让一个人放弃航海

事业， 比如， 无法克服的晕船、 太阳暴晒的皮肤

水泡、 深海潜捞一次次口吐鲜血、 一次所获了了

的出海、 与台风或海盗一次死里逃生的搏斗、 一

次血淋淋的死亡事件等都会让人放弃大海。

二、 船长制度

在帆船时代， 基本没有所谓恒定的船长制

度， 有的只是关于船长约定俗成的行规。
（一） 分工制度

在潭门， 一艘 ４０ 吨左右的帆船， 一般要带

２ 条作业的小艇、 ８—１０ 人一起出海。 航海时，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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桅杆一般有人负责， 风高浪急时， 需要船上力气

大的船工一起拉放； 抛锚时， 有专门的潜水

“系锚”① 员； 下海作业时有人 “看海”②。
到了捕捞目的地， 大船上一般留下船长、 厨

师， 有时候还会有一名打杂的。 他们一般不下海

捕捞， 负责把捕捞上来的渔获， 通过煮、 晒等程

序进行简单的加工和储放。 其他船工 ３ 个或 ４ 个

人一条小艇下海作业。
（二） 分配制度

一艘出海的船就是一个小社会。 凡社会就需

要秩序， 作为临时性的经济共同体， 建构船上秩

序主要靠分工与责任。 在潭门， 船主一般就是船

长， 或者股份制的船， 最大的股东就是船长。 如

果股东不是船长， 那么会雇佣船长， 其他的职位

还有厨师与船工 （称为 “伙傢”）。
船长 （称为 “驰岛”） 的收入一般是厨师的

一倍左右。 船长、 厨师、 船工工资高低与航程有

关。 出海南沙群岛工资最高， 中沙次之， 西沙、
东沙又次之， 潭门周边海域最低。

船工的工资待遇主要看利润。 利润分配， 有

五五分成和四六分成两种。
五五分成就是船工与船主或股东各占五份。

如果是五五分成， 就不会提前把船主或股东预先

垫付投资与船长、 厨师的工资扣除。 所有船工所

得的五份， 有按照能力分配的， 也有按照打捞数

量分配的， 一般会有提前约定。
四六分成就是船主或股东占四份， 船工占六

份。 如果是四六分成， 就会提前把船主或股东预

先垫付投资与船长、 厨师的工资扣除。 船工分配

方式保持不变。
还有就是一般船工有时候也可以入股分红。

这样， 船工一次出海会有两份收入。 当然有时候

独资的船主也会下海捕捞充当船工， 最终也可再

获得一份船工的收入。 而船长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三） 船长的权威

人类从制造第一艘木舟起， 就与大海结下不

解之缘。 由于航海是一个比较封闭且独立的环

境， 期间很可能遭遇台风、 搁浅、 触礁、 海盗、

船体故障等不可预见的 “灾难”， 所以船长作为

管理者， 形成了船长 “绝对权力” 与 “绝对责

任” 的传统。 船长必须与船只共存亡， 否则他

将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 甚至生不如死。［６］

在帆船时代， 船长的生成是一个自然过程。
船长背后的利益也很明显， 比如减少了深海捕捞

所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 收入比较稳定等， 这些

都依赖自身的经营、 能力、 威望等。 因为船长为

船东、 船工、 甚至还包括船东以及船工的家人所

认可， 所以潭门的船长选拔与任命具有一种原始

部落组织 “民主” 的意味。
由 “民主” 培养与选拔出来的船长， 无论

与船主或股东以及船工有什么样的特殊关系， 其

出海的首要目的是为船主或股东获得利益， 但前

提是保证船体与船工的安全。 如果没有国家的技

术、 资金支持， 一次航海一般不会体现国家意

志， 比如宣示主权等。
在生命安全的前提下， 为了船东的利益， 船

长的 “权威” 具有绝对性。 特别是在浩瀚的大

海里每一个细小的举动， 比如罗盘刻度的微小偏

差， 都会带来巨大成本的情况下， 船工一般都不

会去挑战船长的 “指挥” 权威； 海上的航路又

不像陆地上那么严格， 也强化了船长的权威性；
再加上船长在海上出生入死多年， 人生境界一般

较船工高， 徒增了船长的人格魅力； 在海上不时

的祭祀③中， 船长又是主祭者， 通过祭祀， 船长

也获得了或多或少 “克里斯玛” ［７］效应。
整体而言， 在帆船时代， 船长具有先秦墨家

“巨子” ［８］ 的某些性质， 比如 “巨子” 权威的绝

对化、 组织体系的严密化等。

三、 船长作用

潭门作为历史悠久的渔村， 为历代船长所成

就， 也成就了一代代船长。 ２１ 世纪， 中国的南

海 “历史性权利” 诉求， 根源上说这些船长有

开创之功与维护之力。 如果他们被颁发 “国家

６４

①
②
③

帆船时代， 渔船抛锚， 需要有船工带着缆绳潜水下到礁盘， 把缆绳系到珊瑚礁上。
就是在小船作业时， 一般会有有经验的水手， 专门看海底哪里有海参、 虾、 贝壳等。
潭门渔民如果在海上去世， 一般都会被埋在三沙的岛礁上。 掩埋该渔民的渔船如果下次经过该岛， 一般都会

上岛祭拜， 或在船上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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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贡献奖”， 相信没有人会说三道四。 而且中

国历代政府包括现政府管理南海、 开发南海， 都

离不开船长传承的技术与精神， 以及造就的人才

资源。
１． 使国家南海主权 “历史性权利” 诉求得

以可能。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诉求， 不可否认有国

际法的层面、 国家强力部门管理的层面， 甚至海

捞考古与海洋生物比较的角度， 但根源性的还是

渔民对南海各岛的发现、 命名、 开发、 利用等。
没有潭门历代优秀船长在南海的纵横驰骋， 潭门

渔民就不可能千百年来坚持远海捕捞， 从而就不

可能有南海诸岛的开发利用， 就不可能有国家层

面的主权行为实施。
２． 为国家管理南海储备了大量人才。 帆船时

代已经结束， 那些老船长也多已白发苍苍。 他们

大多已经退出了波诡云谲的南海， 海的故事成为

他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依靠年轻时打拼得

来的财富， 或盖楼出租、 或摆摊卖海里的渔获、
或抱子弄孙颐养天年等。 但他们的后代除却那些

在海上继续当船工或船长的， 许多参与了政府对

南海管理的各种工作， 比如在海警、 渔政、 海监、
海洋局、 南海研究院， 甚至南海舰队等海洋管理

科研部门中， 都可见到潭门渔民的子弟。
３． 为潭门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与人才。 长

期以来， 潭门经济 ８０％ 以上依靠渔业。 没有渔

业， 就没有潭门的今天。 在潭门港沿岸长达两公

里的店铺， 其 “房东” 多为帆船时代的船长、
船东， 或与渔业相关的商贩。 他们的原始财富积

累多来自于大海。 在帆船时代船长的引领下， 潭

门不但积累了未来产业发展的原始资金， 而且拥

有了各种与渔业有关的高素质人才。
南海虽已进入一个没有帆船的时代、 一个不

再有帆船船长的时代， 但帆船船长的后裔们仍然

参与着南海的开发、 利用与研究， 继续以新的角

色维护着南海的主权， 为开发利用祖宗打下的南

海疆域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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